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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电 （记 者 张 鹏 禹）
2024 年 12 月 31 日晚，人民文
学出版社主办的“文学的灯光
是不会灭的——2025 文学·中
国跨年盛典”在北京市东城区
文化馆举办。梁晓声、李敬泽、
陈彦、毕飞宇、毕淑敏、王跃
文、东西等作家、学者齐聚一
堂，分享文学、阅读与人生感
悟。活动在该社抖音、微博、
快手各平台直播观看量均突破
百万，总播放量超 1500 万。

毕淑敏曾在被称为“世界
屋脊的屋脊”的西藏阿里当卫
生员，艰难环境中接触的有限
的几本书，为她开启了文学之
门 。 追 寻 梦 想 “ 弃 医 从 文 ”
后，她希望幸福生活中的人们
了解当年那一群人的生活，长
篇新作 《昆仑约定》 便是她满
怀赤诚对往昔的回望。她向读
者表示：“人应该有一颗‘优
等 ’ 的 心 ， 所 谓 ‘ 优 等 ’ 的
心，就是百折不挠，就是要坚
持，要坚守。”

李敬泽认为，在不同成长
阶段，人对生活的梦想、对自
我的期许都会变化。在这个过
程中，文学阅读往往会播下一
颗颗种子，让人认识到世界的
辽阔与多样。因此阅读不该讲

“绩效”、计算 KPI，大家可以
用半生乃至一生的时间，慢慢
阅读一些困难的书，让文学真
正陪伴、参与生命的历程。

作为善于深度剖析当代人
精神状态的作家，东西关注到
当下年轻人回避交往互动的某
种“心理远视症”，希望大家主
动打破心理上的距离，进入群
体生活。

乔叶的新书题为 《要爱具
体的人》，她解释道，爱具体的
人是对自己的提醒，在网络时
代大家习惯于爱那些“抽象的
人”，比如屏幕上完美的偶像。
而生活中具体的人往往“有着
坑 坑 洼 洼 的 一 面 、 破 败 的 一
面”。“爱具体的人”就是要爱
这些和自己一样不完美的人，
爱不完美的生活。

李洱谈到年轻时从河南来
到巴金晚年长期生活的上海求
学，上海给他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生活体验，对他的写作是引
路、提醒与帮助。他还用 《窄
门》 结尾处女佣举的一盏灯来
阐释“文学之光”的另外一重
意义：文学对于人间的生活应
该有一种体贴，作家应该生活
在大众中间，了解他们的喜怒
哀乐，发现日常生活之光。

力作佳作致广大而尽精微

不久前，柳青佚作 《在旷野里》
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这部尘封 70 多年的作品于
2024 年 《人民文学》 第一期刊出后，
引发文坛广泛关注。《在旷野里》 创作
于 1953 年 3 月至 10 月，是一部未完成
的作品。当时，柳青落户陕西省长安
县，尚未开始写作农业合作化题材的

《创业史》，他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
期，基层社会治理和干部工作作风转
变的问题。《人民文学》 时隔多年重磅
推出 《在旷野里》，意在重审柳青的文
学遗产，为当下作家提供关于现实经
验与文学书写、深入生活与主体意识
的启示。

如何写好切近的历史、当下的故
事，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难题。我们看
到，作家们深挖一地一域社会变迁，
反映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作品，勾
勒出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斑斓画卷。
刘庆邦的 《花灯调》 聚焦贵州高海拔
贫困山区高远村的脱贫之路，塑造了
一位女性驻村干部的鲜活形象。老藤
的 《草木志》 从 《诗经》 比兴传统中
得到灵感，用 34 种植物命名章节，以
草 木 喻 人 书 写 乡 村 变 迁 。 忽 培 元 的

《同舟》 抓住“舟”这个传统向现代过
渡的象征性意象，探索活化农耕文明
的经验，重建知识分子与乡村的血肉
联系。如何打量与审视乡土根性，如何
想象乡村走向现代的方式，依然是未来
一段时间内，作家们绕不开的课题。

重述历史是我们确认来路的方式，
亦 是 文 学 创 作 的 重 要 面 向 。 张 炜 的

《去老万玉家》、麦家的 《人间信》、彭
学明的 《爹》、津子围的 《大辽河》、
达真的 《家园》 等作品不约而同从个
体经验出发，或以家族为单位，或浇
筑出一个精神主体，或以虚构与非虚
构交织的“我”为主角，打捞沉潜于
胶东半岛、富春江畔、湘西大地、辽
河两岸、康巴藏区的地方历史，体大
思精，瑰丽多姿，修复了今时与往日
的时空断裂，给予我们凝视中华文明
丰富性的契机。王安忆、叶兆言两位
文坛老将推出的 《儿女风云录》《璩家
花园》，亦将时代风云融化在一条弄堂
的烟火，一座花园的兴废中，深化了
以日常向度看取历史的写作方式。

此外，邱华栋的 《空城纪》、陈继
明的 《敦煌》 等作品将目光投向西域，
探索边地叙事新路径，深具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刘醒龙的 《听漏》、张欣
的 《如风似璧》 等作品自觉融入传统
文化，前者以“两周重器”研究展开
当下生活，借物打开当代知识分子的
精神世界，后者的书名从吴式太极拳

“如封似闭”的招式衍化而来，隐喻女
性主人公的精神韧性。正如学者张光
芒所说，“新时代长篇小说作家逐步地
在器物、技艺以及道统的彼此晕染中，
打开了重构传统文化的文学地图，而这
在叙事学意义上又进一步地表现为以
物证史、纳技入史以及执古御今三个具
体层面。”可以想见，传统文化与文学创
作之间的关系将更为复杂、深邃、多变。

能否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审美经
验，激活受众的艺术感知力，是作品
文学性的决定性因素。格非的 《登春
台》 以交叉视角分别讲述 4 个主人公
的故事，用个体的欲望与命运组成了
一组深具“关联性”的时代镜像。张

楚的 《云落》 是一部令文坛惊喜之作，
小说用工笔细描的笔法完成了对县域
历史的精致重构，是当代中国的一个
文学样本。李修文的 《猛虎下山》 将
自然界的老虎变形为口中之虎、心中
之虎，在离奇幽默的故事中给人“含
泪的笑”。鬼子的 《买话》 是对固有乡
土叙事的一次突围，在“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套路的反写中，重新发
现人与故乡的悖谬关系。吕新的 《深
山》 拷问传统生活习惯的惯性，用先
锋意识为无名的村庄赋形。王十月的

《不舍昼夜》 在现实主义表达中融入现
代派技法，赋予情节人物客观真实之
外的情绪真实。此外，许言午的 《扬
兮镇诗篇》、索文的 《浮粱店》 等作
品则在叙述技法层面颇有可圈可点之
处。随着类型文学、科幻文学、网络
文学乃至新媒体文学与传统纯文学之
间的互渗进一步加深，未来文学的角
逐将愈发倚重作家的想象力和巧思。

普通人被文学微光照亮

在 2024 年 11 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颁奖现场，一位坐着轮椅
领奖的青年作家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
他叫马骏，此次获得“骏马奖”，是他
与文学冥冥中的缘分。马骏 1995 年出
生于宁夏西吉县一个回族家庭，不幸
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儿时的他呆坐
于家门口的青白色石阶上，望着妹妹
上学去的背影，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的
渴 望 。 一 次 ， 马 骏 接 触 到 史 铁 生 的

《我与地坛》，让他意识到文学可以帮
他抵达远方。2020 年起，马骏在编辑
和文友的鼓励下，开始写作长篇散文

《青白石阶》，并以柳客行的笔名出版，
这部作品让他得以站在领奖台上，为
文学界和大众认可。

同样来自西吉的农民作家单小花，
16 岁辍学，17 岁嫁人，独自抚养 4 个
孩子。怀着对文学朴素的热爱，她直
面生活中的艰辛，用散文记录真实的
生活。35 岁，单小花发表处女作 《口
口》，41 岁，她出版第一本书 《苔花如
米》，之后又出版了 《樱桃树下的思
念》。如今，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子女和身边人也在她的带动下，对文
学产生了兴趣。她说：“每篇作品里都
有我熟悉又难忘的面孔，一张张被岁
月刻画的脸，一个个勤劳、朴实、坚
韧的平凡人生，给了我最深刻的启迪
和战胜困难的足够勇气。”

马骏和单小花是千千万万普通写
作者的缩影，文学的微光照亮在他们
身上。这些基层创作者或许没有很高
的学历，没有深厚的文学积累，没有
高超的写作技巧，但他们有扎实和粗
粝的生活经历。“你都还没有站起来去
生活，就坐下来写作，多徒劳啊！”因

《瓦尔登湖》 而享誉世界的美国作家梭
罗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而这些身为农
民、矿工、建筑工人、外卖员、快递
员、保洁员、退休老人的写作者，他
们拥抱过真实的生活，并且始终处在
生活之中，这赋予他们笔下的作品以
坚韧的质地。

最近一两年，曾打动千万读者的
“外卖诗人”王计兵出版了新诗集 《低
处飞行》，曾在写字楼卫生间练习画画
的 王 柳 云 出 版 了 小 说 《风 吹 起 了 月
光》，因书写快递员生活被大众熟知的
胡安焉推出了第二部自传性纪实散文

《我比世界晚熟》，69 岁的唐山老人王

玉珍（网名“我恋禾谷”）在网上发布的
《老伴儿的生平》 打动无数读者，网约
车司机黑桃的 《我在上海开出租》 与
胡安焉的 《我在北京送快递》 南北呼
应，组成了劳动者的“双城记”……
这些“破圈”之作是当下“素人写作”
潮流中的佼佼者。借助于互联网自媒
体和文学出版界的力量，普通人成为
自我生活的言说主体，他们的声音汇
入新时代文学的洪流，抵达屏幕或书
本前一个个陌生的你。

2024 年 9 月，《延河》 杂志社刊发
文章 《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
起》，表达了对当下文学现场的敏锐观
察，“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我们发现：
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
文章剖析了媒介传播格局变迁与 AI 等
新兴数字技术重塑文学生态的事实，
认为如今“文艺被从神坛上请了下来，
真正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大众。每个
人都能成为参与者，也可以是创作者，
文艺作品由少数人创作，多数人欣赏，
变为多数人写多数人看，几亿人看”。

从评论角度对“新大众文艺”的
命名，与“素人写作”“新媒体写作”
等创作潮流相互呼应，切中了当下文
学 发 展 的 特 点 ， 引 发 广 泛 共 鸣 。 在
2024 年 12 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
报 社 、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馆 共 同 主 办 的

“新大众文艺：现象与意义”研讨会
上，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刘大先表示，“新大众文艺内在蕴含
着新人文的取向，预示着人文主义的
转型。要让文学回归与生活的密切关
联，它不再是个体化、精英化、具有
形式上严格规定的文学，而是从生活
情景、经验、真切感受等出发，回到
了原初的自然表达。”

期刊作家“破圈”与读者相遇

“ 《人民文学》 不孤单了，跟大
家在一起，我们找到了众多好读者，
也遇到了众多知音。”时隔近一年，

《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再次走进直播
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2024 年 12 月
20 日，《人民文学》 联手“与辉同行”
举办以“在文学的旷野里”为主题的
直播活动，作家莫言、梁晓声和来自
各地的 4 位 《人民文学》 读者代表等
与观众隔屏相见。约 2 小时的活动，
累计收到 700 多万观众观看，2025 年
全年 12期 《人民文学》 售出 2.9万套。

施战军把类似这样的期刊推介活
动称为“寻亲”，《人民文学》 也确实
在互联网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亲人。
读者张中国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
始阅读 《人民文学》，从高中到大学从
未间断。参加工作后，他因工作生活
繁忙，没有再买过这份杂志。通过直
播间活动，他与 《人民文学》 再续前
缘，重拾起当年的文学爱好。在 2024
年“2024 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
活动期间，20 位订阅 2024 年 《人民文
学》 杂志的读者来到广西南宁，参加
了“ 《人民文学》，人民阅卷”读者交
流会等活动，讲述了自己的阅读故事
和体会，张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文学杂志与读者的关系在今天愈
发重要，越来越多的期刊借助互联网
力量主动扩大读者圈。2024 年，老牌
文学杂志 《人民文学》《收获》 直播带
货的成功，让大家看到名刊大刊接地
气、年轻化的一面。无独有偶，《作
品》 率先开展线上直播，《十月》 携杂

志和文创亮相图书市集，《花城》 入住
生活类社交电商平台小红书……在唤
回老读者的同时，各文学期刊也将目
光瞄准潜在的年轻读者群。

2024 岁末年初，《十月》 杂志推出
“16 型人格与文学”策划，借助当下风
靡互联网的“MBTI”（十六型人格测
试） 对接年轻读者。“INTJ （建筑师）
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是故事的讲述，
更是一种思维的碰撞，能让读者感受
到深刻的启迪和理性的震撼，甚至激
发读者对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知识体
系的反思。”编辑团队寻找每一种人格
类型的代表性作家，并逐一分析其创
作观，同时推介 《十月》 杂志上的代
表作家，鼓励读者探索和发现“专属
于你灵魂的文学表达”。在形形色色的
文学杂志官方账号中，不难看到这类
新奇有趣的策划，一些杂志还将新媒
体账号的信息发布功能进行延伸，推
送编辑日常、写作技巧、经典推荐、
文学日历等内容，以知识服务的形式
吸引粉丝。对于文学爱好者关心的投
稿问题，则以“经验帖”创新解答读
者疑问，比如 《花城》 杂志就曾在小
红 书 发 布 《邮 箱 来 稿 ， 如 何 成 功

“上岸”？》。
影 视 改 编 、 作 家 出 镜 、 文 学 综

艺 …… 文 学与影视携手，助力“破
圈”传播如今已成常态。2024 年，现
象级影视剧热播，让人们看到了优秀
文学作品的强大生命力和跨媒介转化
势能。

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金宇澄作品
《繁花》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爆火，助推
上海文旅热的同时也带动小说原作加
印 20 万册。由李娟散文改编的同名剧
集 《我的阿勒泰》 让世人看到了大美
北疆和温暖人性，也让李娟带有女性
色彩的原生态文字走进无数陌生读者
内心。未来，文学作为影视母本的作
用将更加凸显，由中国作协和平遥国
际电影展联合创办的“迁徙计划·从
文学到影视”等相关计划也将持续推
动优秀作品的影视转化。

著有 《“景观”文学：媒体对文
学的影响》 一书的瑞士学者樊尚·考
夫曼曾作出如下观察：“当下的文学比
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需要去
迎合景观效应。作为一名作家，如果
他想要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便
需要抛头露面，在媒体面前证明自己
是谁，承认自己的真实存在……”考
夫曼的观点似乎绝对了一些，但却正
确指出了作家深度嵌入文学生产传播
链条的现状。作家以何种姿态面对受
众、介入公共文化生活，是互联网传
播时代的必修课。

如今，以纪实节目、直播等为代
表，作家有了面向广大受众，讲述文
学故事，传递文学魅力的舞台。比如，
外景纪实类读书节目 《我在岛屿读书》
聚合文学、生活与阅读，从第一季至
今，全网曝光量超 100 亿次，今日头
条累计播放量超 4.5 亿次。节目第三季
选择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美的
希腊克里特岛作为录制地，作家余华、
苏童等在节目中以比较视野共话世界
文学与中国文学，打开了观众观察中
外文明的视野。经由二次创作、碎片
化传播，这类文学节目中的金句和闪
光的思想片段，往往能引发海量网友
共鸣。它们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我们时
代 的 文 学 观 念 ， 其 发 挥 的 作 用 不 容
小觑。

《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
想象》是曾攀近年倡导和实践

“新南方写作”的阶段性成果。
表 面 上 看 ， 类 似 “ 新 南 方 写
作 ” 的 因 地 缘 而 起 的 文 学 命
名，也算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
传统。不过，张燕玲、东西、
林白、杨庆祥、陈培浩等作家、
学者、批评家之所以提出“新
南方写作”，恰如曾攀在该书中
所指出的，并非意在张扬某种
狭隘的文学地理学论者身份。
相反，“新南方写作”的终极目
标，是在“地域”之外建设与
展望新的文学共同体。

学者王德威为《新南方写
作：地缘、经验与想象》所作的序

《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
廊、风土》提供了另外一种理解

“新南方写作”的思路。王德威
谈到三类观照“新南方写作”
的“相互关联的书写和阅读立
场 ”， 即 “ 跨 越 、 逾 越 与 穿
越”。显然，这也是曾攀发微

“新南方写作”所秉持的尺度与
姿态。在此或可认为，曾攀实
则是将“新南方写作”作为认
识装置，重新厘定“世界性”
视阈下当代中国文学的内涵、
线索、边界及其未来态势。

何谓“跨越”？王德威认
为，“跨越指涉时空界限、知识
场域和心理机制的树立、裂变、
重组。”曾攀不囿于“新南方写
作”来谈“新南方写作”，而是

“跨越”固有文学地理学观察路
径。在对林棹长篇小说 《潮汐
图》 这一个案进行分析时，作
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更关
心的启示不是粤语文化的演变
史，也不是近代中国的血泪史
和 英 国 的 殖 民 史 ； 而 是 通 过

《潮汐图》，试图解答当下为什
么 采 取 这 样 的 形 式 去 关 注 历
史，其中勾勒了怎样的精神与
文化的图景？如何呈现并以何
种话语修辞创造出一种‘新’
的南方，将当代‘南方’延伸
至何处并对其言述及构型？”整
部著作，“当代性”是曾攀言说

“新南方写作”的起点，而经此
延伸出来的“新”的重提与重
述，也构成了揭橥当下语境中
文学与历史、现实间的逻辑结
构的潜在视角。

需要指出，今天当代文坛
提出的各类以地域与文学的互
动为表征的命名，往往会陷入

“割据”的窠臼。而这也是《新
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第
二层“逾越”突出的意义。曾
攀不断强调并试图论证，他跟
众多志同道合者所倡导的“新
南方写作”，其迥异于一般文学
地理学概念的底色便是“世界
性”——“新南方写作尽管发轫
于地方性书写，却具备一种跨

区域、跨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品
格。”该书所具体考量的“新南
方写作”的语言、空间、情感、
传 统 等 议 题 ， 也 是 在 “ 世 界
性”维度上，从而生发出中国
本土的学术创造力。作为区域
性的“新南方写作”与作为整
体性的“新南方写作”在彼此
参 照 间 ， 牵 涉 的 是 当 代 中 国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如何参
与到世界与世界文学的格局架
构中，又是怎样在“世界性”
的特征下彰显文学建设的“民
族性”与“本土化”。尤其是，
面对源自传统与域外双重“影
响的焦虑”，曾攀要说明的是，

“逾越”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
一 种 文 学 自 信 ， 由 此 而 来 的

“新”方才有真正意义。
《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

想象》第三层理应得到关注的学
术启示，则是“穿越”。作者在
书中的宏观时空论述与具体案
例阐释，皆旨在“穿越”“地
方”与“地方文学”的“阶段
性”，叩问“长时段”背景框架
下中国文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
逻辑，并对其中未知的、隐性
的“局部”“细部”给予审视与
发微。而“新南方写作”于这
条研究脉络的作用，也如曾攀
所 言 ， 是 构 成 了 “ 穿 越 ” 的

“介质或曰中介”。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与百年
中国文学的经验总结与远景想
象 ， 也 是 在 此 向 度 上 得 以 明
晰。由此而论，《新南方写作：
地缘、经验与想象》，是青年一
代学人把握地域文学、中国文
学与世界文学关联性和未来可
能的努力。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

  回顾回顾 20242024，，展望展望 22025025，，中国文学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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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文学跨年活动

不知不觉间，21世纪已走过四分之一的历程。行进在中国新文学的延长线上，新世纪文学
的物理时间，正接近并终将超越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新世纪文学尤其是新时代文学所
形成的新传统与新经验，正形塑着当下与未来的文学格局、文学走向。

回顾过去的2024年，中国文坛留给我们无数难忘记忆：山乡巨变创作热度不减，“素人写
作”引发情感共鸣，文学借助影视频频出圈，AI给创作与翻译带来机遇挑战，文学期刊主动

“寻亲”拥抱读者，网络文学持续“出海”圈粉世界……展望未来，文学的表现空间更辽阔，受
众更多元，创作主体更多样，写就中国故事的生生不息。

2024 年出版的部分文学作品


